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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配合政府防疫工作

集体隔离20余天确保万无一失

《中国电影报》：《秀美人生》的拍摄

恰好赶上新冠肺炎疫情，剧组如何在保

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创作拍摄？

苗月：我们在乐业县的拍摄从 2 月

22日开机开始，目前已经摄制完成并转

场百色继续拍摄。在乐业拍摄的最后一

场戏，是黄文秀牺牲之后的镜头，那天迎

来了一个久违的艳阳天，很沉静、很明

亮，拍摄的画面是几百名驻村工作队的

年轻人聚集在一起，青春的面孔、青春的

力量，他们和黄文秀一样，是我们民族的

良心和希望，画面有一种鼓舞人的力量，

让人感动！

黄文秀的人生很短暂，人生的长短

不定，但短暂一样可以辉煌。我希望用

阳光来表达她生命的意义，于是我们拍

摄了一个她在万山丛中回眸一笑的镜

头，让她的青春结束在最美好的时刻。

拍摄完这组镜头，我们全组人员拍

了纪念照，在按下快门前，大家集体摘下

了口罩。这也是开机 50余天来，我们首

次在片场摘口罩，虽然只有短短几秒，但

我们还是记录下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时

刻。

这部电影的拍摄正好赶上新冠肺炎

疫情，我们剧组在广西集结后，积极配

合当地政府防控疫情的工作安排，100
多人集中在酒店隔离观察了 20 余天。

当地政府也为剧组安排了专门的医生，

早晚为每个人测量体温。在此，我特别

要感谢第一出品方广西壮族自治区区

委宣传部为我们提供的防疫物资，感谢

广西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广西电影集团

对电影的支持，解决了我们的防护、消

毒问题，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组织的关

爱。剧组制片部门还专门购买了很大

的消毒碗柜，确保剧组的饮食安全。

20多天的隔离期，也给了剧组充分

的前期准备时间。当我们接到通知可以

拍摄时，剧组早已整装待发，迅速进入了

拍摄状态。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每次遭遇灾难，

我们的国家、人民都展现出了伟大与坚

强，团结一致、共克时艰！2020年是决战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年份，在

防控疫情的同时，我们也要通过艺术手

段，来展现国家这么多年努力实现的伟

大目标。所以，我们摄制团队和出品方

共同努力，在全国疫情缓和之后，在空气

清新、人烟稀少的群山之中开机拍摄了

电影《秀美人生》。

走出村屯到回归扶贫

是黄文秀生命的螺旋式上升

《中国电影报》：您曾创作了脱贫攻

坚题材电影《十八洞村》，此次《秀美人

生》有何新的突破？

苗月：拍完《十八洞村》，也接触到不

少扶贫题材的电影作品，但我一直不敢

接，原因是很难找到突破点，害怕重复自

己。

当我了解到黄文秀的事迹后，我发

现她有着很多与众不同之处。在脱贫攻

坚过程中，大量的扶贫干部到贫困乡村

工作，他们很多都来自城市、机关，而黄

文秀出身在农村，在城市读书和工作后

毅然回到农村，这给了我很大的表现空

间，打开了创作的思绪。黄文秀在 30岁

的年纪，生命戛然而止，她短暂而平凡的

人生故事中其实透着很多不平凡的意

义，这些都很打动我。从去年 8 月前期

采访开始，直到在文秀牺牲的山谷里进

行拍摄，每一次来到文秀牺牲地，我和我

的团队都会祭奠文秀，我们对文秀有了

一种很深的情感，这样的感情给了我们

动力，让我们为拍好这部电影而一直在

努力！

我一直认为，脱贫攻坚，善莫大焉。

《十八洞村》的主人公是被帮扶者，主要

表现的是农民家庭的人生经历，在偏远

的乡村，有些年纪很大的农民，一辈子没

有离开土地，他们是坚守土地的人，他们

也是最应该被帮扶的人，这些人如果没

有帮扶，就会在贫困中老去。他们现在

得到国家的帮助，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这是特别让人感到欣慰的事情，因此

拍摄《十八洞村》时，我会把更多感情倾

注在这一群体上。

黄文秀是帮扶者，她和一群年轻人

一起，在村屯帮扶贫困的人，《秀美人生》

反映的是这一群体的事迹。2018 年开

始，乐业县开展村干部职业化的试点，招

聘了一些社会上的年轻人回到农村成为

职业化村干部，我在前期采访时遇到过

这样一个村支书，他十几岁就离开农村，

到大城市打工多年后回到农村做职业化

村主任，和驻村工作队的年轻人一起成

为乡村振兴的青春力量。我在影片里也

设计了这样一个人物，在黄文秀的影响

下，参加职业化招聘，成为了年轻的村干

部。这些内容都不同与《十八洞村》，这

也是我在《秀美人生》这样一部同样表现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题材电影里新的表

达。

《中国电影报》：您如何理解黄文秀

毅然回到农村这一选择？

苗月：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

秀场。黄文秀的秀场在村屯。

村屯，是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在

这里完成了最初的思想和情感的形成，

她对底层的人民有着最深切的亲人一般

的情感。她从泥土里生长，十几岁去了

北方，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又回到了泥土

中来。从村屯走出去的黄文秀，改变了

自己的境界和眼界，再回来村屯做第一

书记帮扶贫困户脱贫攻坚。这是一次回

归，更是生命的螺旋式上升，上升的过程

中，黄文秀完成了思想的升华、生命意义

的建立、人生价值的体现。

黄文秀从广西百色田阳一个小村屯

走出去，到山西和北京读大学、读硕士，

硕士毕业又从北京回到百色，从百色再

到田阳一个镇上挂职，之后再到乐业县

百坭村当第一书记。当第一书记一周

年，她的车公里数就跑到 25000公里，她

在日记里写：“我的车公里数 25000公里

了，这是我的长征，新时期的长征。”长征

的意义在于坚持，在于信念。

黄文秀的长征，为自己选择了一个

坚实的平台。从北京到百坭，她的人生

平台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小，实则是越来

越坚实的平台。她为自己找回生命最早

生长过的那片土地，这片土地一定会让

她的心很踏实。她要的是踏实，不是高

高在上。只是她肯定没有想到，她的生

命终结之时，她还是站在了人生的最高

平台上，让世人瞩目。

黄文秀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夜晚本来

是可以守在生病的父亲身边的，她可以

选择留下，最终她还是选择开车回百坭

村。100多公里的普通公路，几乎都在山

区行驶，白天驾车都很不容易，在暴雨倾

盆的夜晚，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驾驶难

度不可想象。黄文秀选择回村，这是她

人生最后一个夜晚的选择，回到村里，这

一直是她很坚定的选择。没有留在百

色，没有留在田阳，一路驶向百坭，驶向

那个暴雨的夜里，再也没有回来……

世界上惟一能为之奋斗和牺牲的

就是土地,因为不可再生

《中国电影报》：在您以往执导的影

片中，不论是《大火种》、《家园》，还是《十

八洞村》、《大路朝天》，在展现新时代百

姓真实生活状态的同时，都极富美感与

诗意。您为何选择这样的创作手法？

苗月：我大学学的是中文，年轻时受

俄罗斯文学影响很深。很多俄罗斯文学

名著都会对自然环境进行特别详细的描

述，哪怕只是午后一缕阳光照在山林里，

都会拿出很长篇幅进行描写。这给我带

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学会观察生

活，寻找美的事物，每天在片场都拿着手

机不停地拍。南方的乡村到了春天，山

林里的各种树都发了新芽，各种不知名

的小花儿盛开，五颜六色、美轮美奂，那

是不可能拒绝的一种情景，拍摄下来，就

是诗意。

诗意和唯美不能脱离生活，要在生

活的土壤上表现。我经常和摄影师说，

镜头要带上大环境，比如一朵很美的云，

拍的时候要带上远处的山，让观众知道

这就是广西真实的景色。拍电影其实就

是用大自然来陶冶自己的情怀，我们拍

《秀美人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段很秀

美的人生，是难能可贵、值得且难忘的。

《中国电影报》：在很多作品中，人与

土地都是您表现的主题，您如何理解二

者之间的关系？

苗月：我小时候经历过国家粮食很

紧张的时期，那时候的农村人多地少，土

地无比珍贵。当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

后，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时候，各地

乡村，一些土地荒芜了，这会让人很心

疼，土地的坚守就更加珍贵。

拍摄《十八洞村》的时候，正是插秧

的季节，我看到一个老人家独自一个人

在田里插秧，一问，才知道他的四个儿子

都在城里打工，只有他守着家里的田

土。我感觉土地的坚守太有社会意义

了，土地种植需要青壮年，如果只有老人

家在耕种，土地难免会荒芜。平原地区

的耕地都采取了机械化集团化种植，但

在南方这样依山开垦、不适合大型机械

耕种的地方，还需要人工种植，土地需要

人和感情的呵护。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土地是民族的

魂和根，人的生命需要土地来滋养。玛

格丽特·米切尔在《飘》中所说，土地是

世界上唯一值得你去为之工作、为之

战斗、为之牺牲的东西，因为它是唯一

永恒的东西。我长期在四川生活，四川

人多地少，人们经营土地像绣花一样，

见缝插针，种满了各种农作物。但现

在，在四川的一些山区里，也有一些土

地荒了。

具体到《秀美人生》，黄文秀从城市

回到农村，就是一种坚守的力量。传统

农作物经济效益很低，难以让农民获得

更多的财富，黄文秀很了解农村，她知道

该怎样转变思维方式，动员现有的农村

人口、动员一些从农村走出去的年轻人

回到农村，把土地重新经营起来，种植价

值更高的经济作物，让土地焕发出更强

大的生命力，让土地获得更大的价值空

间，这是更好地保护土地的路径。希望

我们的电影可以在如何保护土地的问题

上有一些有意义的表达。

《中国电影报》：您如何理解黄文秀

对于故乡土地的情感？

苗月：在越来越多的来自农村的年

轻人选择大城市作为人生秀场的时候，

黄文秀的选择与众不同，她选择的秀场

是村屯。百坭村是她生命的终点，村屯

也是她生命的起点。来自泥土，回到泥

土。黄文秀的选择中有着她对泥土的难

以割裂的情感。

从百色田阳到山西长治读大学又到

北师大读硕士，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行

走，这一次行走，她走的城市空间一个比

一个大。然后她从北京开始回归，从北

京到百色，从百色到田阳，从田阳到百

坭，这是她人生的第二次行走，她头顶的

天空和脚下的土地却一个比一个大。年

轻人的心都大，文秀不甘渺小和平庸，她

要“秀”，这一代年轻人喜欢“秀”，秀是一

种表达，表达自己，秀一场，即使短暂，只

要完成了，就是永恒。

百坭是黄文秀的人生秀场，她为自

己找到人生的秀场是生养她的土地。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

是黄文秀实现希望的路径

《中国电影报》：2020年是决胜脱贫

攻坚之年，您认为在此时创作拍摄《秀美

人生》，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苗月：读书改变了在泥土中生长出

来的黄文秀，她更希望改变那些还在泥

土中贫困的乡亲。精准扶贫、脱贫攻坚

让她有了实现希望的路径，所以她义无

反顾地走向了百坭，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黄文秀以及和她一样的成千

上万的年轻帮扶干部在乡村的每日行

走，遍访，帮扶，工作看起来很细碎，连起

来，就是铺一条脱贫攻坚的路，把那些在

乡村底层分散了很久、沉没了很久的贫

困户领引到这条路上来，形成一股合力，

让农村最后的贫困人群和全国人民一道

走上小康之路。

电影《秀美人生》的意义在于，让更

多人关注农村，不只是帮助农民脱贫，还

要关注乡村发展振兴。习总书记说，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有着很深

的意义，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去努力实

践。改革开放 40多年，我们的物质生活

极大地富足了，精神养育方面却还需要

很大的发展和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让我们

获得更广大的心灵自由呼吸的空间，以

及享受美好的空间。当人们在城市奔波

到身心疲惫的时候，能够回到美丽的乡

村休养生息，再回到城市工作，这就是城

市与乡村非常好的互动。

脱贫攻坚是国家战略，电影人不应

该置之度外，要从文艺的角度，以艺术

手段表现脱贫攻坚对自己、对社会的巨

大改变。《秀美人生》想要告诉观众，是

哪些人为脱贫攻坚做出了贡献和努力，

他们如何在用辛勤的工作甚至是付出

生命代价，来帮助农村的贫困人口，为

农村的振兴做出贡献。这些年轻人是

我们社会的希望，是国家的希望，是乡

村的希望。

专访《秀美人生》导演苗月：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秀场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2019年6月17日凌晨，带

领88户、418名贫困群众脱贫

的广西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

记黄文秀遭遇山洪不幸遇难，

年仅 30 岁，生命定格在扶贫

的路上。

电影《秀美人生》以黄文

秀为人物原型，讲述了她放弃

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

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

投入、奉献自我的故事。影片

导演苗月表示，每个人都有属

于自己的生命秀场，而黄文秀

的秀场在村屯。

从去年 8 月到乐业体验

生活、采访开始，苗月和主创

团队都深深被黄文秀的事迹

打动。苗月表示，短暂的人生

一样可以辉煌，读书改变了在

泥土中生长出来的黄文秀，她

希望改变那些还在泥土中贫

困的乡亲。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让

她有了实现希望的路径，所以

她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百坭，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苗月说。


